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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梦魇 

—从曹禺戏剧中的三个女性形象谈起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新城分校   张  溶      

 

[摘 要] 曹禺的作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气和一种唯其独有的精神个体性。这种灵气

与个体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其剧作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尤其是女性形象上。本文通过“家”

这一意象在女性身上投注下的摆脱不掉的阴影来探寻隐藏在这一意象背后的造成曹禺剧作

这种精神个体性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 “家”    蘩漪   愫方  陈白露  精神个体性  原因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经指出：“在文学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

的一种东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生动，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这

些音调在其他每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的……。”
{1} 

出现在 19 世纪中国文坛上的曹禺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天才。他借助于戏剧来揭露现实的

“自己的声音”是鲜明而突出的。他总是从人在社会上的命运、地位与追求的角度来观察社

会，感受生活。把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倾注于女性这一特殊群体上，塑造出一个个感人

至深的女性形象，从而鲜明的昭示出他剧作的一种“独特的个性”，打下这种“精神个体性” 

的深深烙印。 

翻开曹禺的几部代表作品《雷雨》、《日出》、《北京人》，扑面而来的首先是一种压抑燥

动的氛围，一种混合着忧闷、焦虑的复杂的情绪，一种竭力挣扎而又徒劳无功的绝望，即曹

禺在《雷雨·序》中所说的“一场噩梦”。《雷雨》的确可以说是“一场噩梦”，无论是它那

压抑的氛围，还是剧中人物悲痛的结局，都给人以窒息的噩梦之感。《北京人》、《日出》、《家》

则采取了较为平和的形式，虽然在烈度上不及《雷雨》，但压抑、沉重、令人窒息的噩梦感

依然存在，而且更为持久。若要追究这种噩梦之感的来源，我们无一例外的会把目光投注于

“家”这一意象上。曹禺笔下的“家”不是一个甜蜜的、温馨的居所，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

所在。他笔下的“家”是一个罪恶的深渊、 一个让人窒息的樊笼，一个令人摆脱不掉的噩

梦。在这个“家”中往往桎梏着一个或几个女性，用她们的青春来装饰残酷，用她们的幸福

来埋葬光明，使她们只能在“家”的噩梦中深深沦陷。 

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曹禺戏剧中三个女性典型形象的比较、分析与阐述，揭示其隐藏

在“家”这一意象背后的一种对生活、对现实独有和情感体验及作者创作心理的矛盾性和复

杂性，从而再现其创作的一种独有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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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许多命运悲惨、凄苦的女性。但很少有过像曹禺笔下的蘩漪和

愫方这样有着特殊遭遇和独特个性的女性。蘩漪“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 [2]

有着“雷雨般”敢于毁灭一切的勇气与强悍。愫方生活在冰冷如地窖的曾家，却用自己坚韧

的灵魂去抵抗这种冰冷，有着一种圣洁的宗教精神。从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被毁灭的美，

却也感受到了青春女性奋力挣扎的顽强的生命力。 

蘩漪最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末路。她“脸色苍白”、“外形沉静

忧郁”，眼光充满了一个年轻妇女失望后的痛苦与绝望。这“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

人”，[2]然而，在她果敢与惊鸷的外表下却跳动着一颗“交织着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3]

的独特灵魂。这独特灵魂就是曹禺在《雷雨·序》中意味深长地指出的蘩漪的独特个性：“她

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 [4]这话值得我们注意，它把一个在周

公馆生活了 18年的女性的现状全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蘩漪也曾聪明、美丽、矜持、高贵，有着“文弱”的气质与“明慧”的秉性。她的出身

也许并不怎么高贵，但仍属上层社会。如果按照正常的道路发展，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家

庭的主妇或丈夫的贤内助。然而特殊的境遇改变了她的命运，还在 17 岁的豆蔻年华，她就

由家庭作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岁周朴园，从此陷入了这个神秘的、充满命运陷阱的周家大

院……她在这个家庭生活了 18 年，她的绚丽的青春、美好的希望、爱情的憧憬都有在这个

令人窒息的，弥漫着专制与腐败臭气的大家庭中接连被毁灭。这颗本来迸发着生命活力的青

春女性的心被慢慢的磨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这是一颗青春的美妙的种子，这颗种子本来可

以开出鲜艳茂盛的花朵，现在却被窒住了生命的呼吸，被蒙上了一层阴暗、凄凉的灰尘。可

以说，陷入周家是蘩漪不幸与痛苦的开始。然而更不幸的是在环境的窒息与社会的压制下，

在她的心中却萌发了一种强烈的追求的欲望与激情。当周萍狂热的“冲动”像甘甜的雨露滋

润了这颗干枯的心后，这种生命的激情便不断的滋长，长期以来郁积的苦闷以一种巨大的力

量爆发了出来，从而使她的生命烧到了像电火一般的热烈。阴暗的夜里，复活了激情的蘩漪

投入了周萍的怀抱，用哭声来倾诉十八年来的苦水，打开了封闷的心灵，勇敢的开始了追求

之旅。从此，她和荣誉、她的生命、她的一切都通通成为爱情的附庸。 

也许是这种潜在的激情幻化为实际的行动时过于急切，也许是在阴暗的环境里生活了太

久。她刚一走出角落，就被太阳刺花了眼睛。周萍，一个“周朴园”影子式的人物，一个在

实际生活中没有找到自己位置的“多余者”。他卑怯、怯弱、空虚、无聊，早已被这个封建

大家庭吞噬了人性，淘虚了灵魂，把爱情寄托给这样一个人，早已注定了蘩漪悲剧性的命运。

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情人的背叛。而是生命的呼吸被生生的扼制。如果以前的痛苦只是丈

夫的专制压制着她的心灵，是心灵麻木、感觉死去的痛苦，那么周萍的背叛则是复活的意识

练敏了她的感觉让她来体味自己的痛苦，叫醒了沉睡的灵魂来亲眼目睹自己尸骸的腐烂。更

深一层的悲剧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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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萍的背叛直接导致了蘩漪的绝望，她把一切希望托付给了周萍，但却没有得相应的回 

声。若问她为什么会偏偏爱上周萍，作者说：“那只好问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

这样的家庭中。” [5]这不是蘩漪的失误，但却是她的悲哀。如果说爱上周萍导致了蘩漪的自

我毁灭。那么这种孤注一掷的反抗与自我毁灭也应归罪于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大家庭，被禁

锢在这样一个牢笼中，遇上这样一个周萍，是这个家对蘩漪的看似隐性但却足以毁灭她的迫

害。 

蘩漪在没有遇上周萍之前，仍然竭力的想要做一个贤妻良母，否则她不会让良知和灵魂

泯灭，在周家牢笼里整整呆了十八年，让心变成无感觉的石头，麻木的隐忍着与日俱增的压

抑与痛苦。但即使这样，她身上的明慧的气质与秉性还没有被完全毁灭，在心灵的颤动中还

可以感受到她内心深处的渴望。然而，当生命的第二重悲剧降临到身上以后，悲剧命运的双

重压迫重击着她的心灵，她的热情变成冷酷，强悍变为怨毒，忍顺变为疯狂，渴望自由变为

憎恨一切，希冀一切毁灭。性格中的“明慧”“单纯”等原有的美就这样被彻底毁灭了。 

如果说女性生命自我独在的生存状态，往往更能体现出生命最根本的合理要求，那么蘩

漪的遭遇正体现了这种生命的合理要求被无情的扼杀的悲剧。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逼

向绝境，并无情的目睹她的挣扎、绝望与毁灭，正是周家为代表的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而曹

禺用血与泪塑造出这一形象，也正是要揭露这一“家”的罪恶。 

在周家大院里，禁锢着蘩漪。在曾家里，禁锢着愫方……。在豪门巨宅里，从来不缺少

这样的青春女性。 

在《北京人》中，我们认识了愫方。她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忧伤的。“像整日笼罩在一片

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测不出她心底压抑着多少痛苦的愿望与哀思。” [6]在她的身上，一开

始就与悲剧有了预约。她出生于江南名士家庭，有着中国传统女性所具有的一切善良的美德，

也承担着旧思想、旧传统、旧道德的因袭重担。她过早的丧失了父母的关怀与保护，像《红

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命定的落入了一个走向末路的封建大家庭中，命定得过着“一年三百

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寄生生活，一呆就是 30 年。封建家庭的精神统治的低气压沉

重的压在她和心头，经济的无助和终身的无靠，使她明白“只能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无

论是已逝的岁月还是将来的岁月，都很少有人为她恳切地想一想。在这些陷入深潭的日子里，

她沉静、默默地生活着，只是在表哥文清的字画里才显露那么一丝心底的情绪，寄托着微薄

的希冀。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丧失了生存的欲望与激情。那么，是什么支撑着她的生命？ 

像蘩漪一样，愫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人，这至少是她呆在曾家 30 年的直接原因。

她爱曾文清，但是“她爱了一个实际上是毁了她的人，同情了一个实际上是害了她的人。”
[7]

爱情的无望的等待使她那颗敏感的心时刻遭受着痛苦的重压。但是，她却清楚的知道这是无

结果的爱，只能把心中的爱幻化成一种希冀的寄托。她隐忍自己内心的痛苦，隐忍着周围环

境对她的一切压抑与迫害，把自己的爱撒遍这个家庭的每一个角落。她知道曾晧并非是出于

责任与爱心而把她久久留在身边，她知道曾思懿是一个虚伪、自私、阴鸷的女人，但她仍然

愿意为他们所有的人奉献自己的青春，她深知曾家形同囚牢，仍然不愿意离开，甚至准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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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牺牲她的一辈子。她的存在只为了那虚幻无望的爱和把它扩大到所有的与她有着亲近关

系的人身上。“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么一大段凄凉又甜蜜的日子”，这完全是一种宗教式的告

白，在这迷醉人的激情里她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人生的苦难原来可以靠这样一种缄默与超人

的意志来与之抗衡。这种迂回的反抗方式虽然痛苦，但却是愫方必然的选择。传统的封建伦

理道德毕竟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注定了她不可能选择背叛这一家庭的方式来与之抗

衡。良好的文化道德修养与独特的个性注定了她不可能有蘩漪那样不顾一切的追求乃至与这

个家庭同归于尽的勇气。这种沉静肃穆的宗教激情是她与这个旧家庭抗衡的唯一选择，也是

她所找到的一种减轻痛苦的寄托。作者赋予这个形象以更多的诗意性。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愫方最终竟然勇敢的走出了这个家庭，30年来默默承受的人

生意外的出现了可喜的结局。作者以曾文清终于回到家来推动愫方性格逆转和命运的突变，

虽然有过铺垫，但是从剧作中愫方整个性格发展来看，她的出走难以令人信服，作者凭什么

给她一条生路？他有能力让愫方获得新生吗？作者对这一人物倾注了太多的同情妨碍了他

对愫方命运的合理安排。 

二 

在曹禺笔下，阴沉的让人窒息的周公馆，自私虚伪的将要走向末路的曾家，无一不是

罪恶的象征。它们用罪恶的双手，扼住了人性自由呼吸的脉搏。所以无论是轰轰烈烈、如雷

雨般想要毁灭一切的蘩漪，还是如和风细雨，只是靠着隐忍肃穆的宗教情感来迂回反抗的愫

方，她们遭受的痛苦是一样沉重的。这是来自于精神被戕害和压抑的痛苦。从她们身上，我

们看到了封建大家庭残酷的摧残人性、毁灭人性所造成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会因蘩漪的报复，

愫方的出走而有丝毫的改变。 

然而，悲剧的深重性更在于封建大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有形的牢笼禁锢着人性，扭曲着人

性，而且发展成为一种心灵桎梏，用一个无形的牢笼控制着人的心灵，尤其是女性的心灵。 

我们可以看到，蘩漪在周公馆生活了 18年，在爱情来临之前，仍旧拼命压抑自己的生

命力，甘愿在“残酷的宇宙”慢慢走着人生最寂寞的路。愫方 30 多年来一直隐忍着周围环

境给予她的压抑与痛苦，情愿牺牲自己。蘩漪遭遇爱情后也只是幻想把周萍永远留在自己身

边，“只要有周萍的爱，这闷死人的屋子也会使她留恋”，她会安于这虚伪和欺骗的不正常的

关系满足于“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地位和处境。即使在周萍背叛她后，她也只

是想要报复一切，毁灭一切，感受灵魂的快感。她从来没有想过走出这个家庭，与封建大家

庭绝裂，从而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愫方清楚的明白爱情无望，也知道她在这个家庭中所遭

受的痛苦，但 30年来，她情愿遭受这样的痛苦。她虽然对瑞贞说过：“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

但这只能看作是曹禺对她命运安排的一个铺垫，或是她的一种天真的假想。多少年来，寄生

的生活上已经在她的心中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她的心灵深处，曾家就是她的家，她的主导精

神特征已经自然而然的发展为一种自囿意识。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了曾家。所以，

虽然这个家埋葬了她的青春，毁灭了她的爱情，但是它仍然是她心灵的归依之所。所以，她

用坚定执着的宗教情感来对待曾家的每一个人，在苦涩中探寻崇高的满足。这种从苦难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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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宗教情感是她这种自囿意识的一种无助的排遣与寄托。长期的被禁锢，被压抑已经使她

同曾文清一样成为“不会飞的鸽子”，她真得能走出曾家吗？ 

娜拉出走后，鲁迅曾给她设计过两条路，一是堕落，一是回来。即使真如作者的所安排

的那样，愫方一步三顾盼犹豫而被动的走出了曾家，她也仍旧会回来的。这不仅因为她已完

全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更由于她在心灵上已不自觉的自我囚禁。在潜意识里，她已经离

不开了曾家。实质上，这也如同蘩漪一样是心灵的一种扭曲，这种自囿意识正是长期遭受压

抑的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但是，不管她出走与否她的悲剧命运与结局都不会改变。 

如果说我们只是从蘩漪的身上看到了若隐若现的“家”对于她思想行为的束缚与影响。

那么从愫方的身上，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家”对于人的心灵的桎梏的深入与影响的巨大。 

                                 三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格和尊严的追求，是人活跃生命力的体现。用一切努力来实

现这个目的是人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蘩漪为着这个追求不惜飞蛾扑火，愫

方为着这个追求勇敢出走。虽然她们失败了，蘩漪只能与这个家庭共同毁灭，愫方出走了也

只能回去。但从本质上却体现了不甘窒息的奴隶的不屈精神的胜利，伟大而善良的女性从不

因暴风骤雨的猛烈就停止了自己的追求与努力。从陈白露身上，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这种女

性在家庭和社会和重压下不断抗争与追求的不屈精神，看到了女性身上这种跳跃着的生命

力。相比蘩漪、愫方、陈白露更为勇敢，但遭受的痛苦也更为深重，她的悲剧带有一种独特

性和广泛性。 

少女时代的陈白露“天真、可喜”，对生命有着热切的向往与追求，并敢于付诸行为。

迈出封建家庭，单枪匹马的闯入社会，是她蓬勃的生命激情的第一次萌发。在这时，她遇到

了一位诗人，与诗人的结合又分离是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转折。推究这次生活突变的原因，

有其深刻的因素，当初爱情的幻梦做得太过完美了。可现实不是幻梦，恋爱是诗，婚姻是文。

婚后所带来的现实物质生活的平庸就使她丧失了追求的锐气。当初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然而，这还不足以导致她和诗人的分手，我们知道，在她与诗人的结合之前，曾经有过一段

社会明星之类的生活。充斥在这种生活中的物质文明生活刺激、虚伪、捧场直接在她的精神

之中投下了阴影。随着平淡、无聊情绪的滋生，这一阴影直追她的心灵，从而造成了她与诗

人的最终分离。这是社会现实在陈白露心灵上投下的一颗悲剧的种子，当她开始意识到走上

社会后依然要受到种种精神的重压后，一切都太迟了。应该说这是一个悲剧，因为在竹均那

样的少女心中，爱情与人生是划等号的。这个打击实在是太重了，它直接导致了陈白露的失

望，从此把她推上了一条单独追求物质刺激的道路，难以自禁的在这种刺激中麻醉自己，愈

陷愈深。 

所以，方达生发现他眼中的陈白露已非昔日的竹均，她迷恋于物质享受，周旋于阔佬与

恶少之间，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她变得放荡堕落，玩世不恭，并以这种堕落而傲慢自负。

然而一瞬间眼神的凝视可否让你发现了这玩世不恭、傲慢自负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十分痛苦

的内心世界。她向方达生谈起自己的生活时，振振有词，似乎为自己的放荡堕落而傲慢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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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问她得以傲慢的现状是哪里来的？是她出卖了自己的青春与美丽换来的，她得以自负

的恰恰是“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她出卖了青春，也在一点点断送人生的希望。自

己的美丽与青春像商品一样拍卖给社会，社会又将她的价值如数点付给她，正是清楚的认识

到了自己的悲哀，她才用自负自傲来隐藏内心深处的痛苦。 

然而，纵使在社会的泥沼中深陷，陈白露内心追求的火焰并没有熄灭，方达生的到来唤

醒了她内心深处深埋的渴望。一声长叹“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孩提时代吗？”泄露了她灵魂

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了自己的孩提时代，也就意味着发现了自己的悲剧。从这时

起她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追求。赞美霜花，又惊又喜；救下小东西；欢呼太阳，欢呼春天，

读起心爱的“日出”诗。透过这一系列行为的表面，我们知道了她心中的将来并没有被现实

完全扼杀，我们强烈感受到了她内心深处的狂跳与蒸腾的希望。在她的心目中，希望的种子

又在发芽，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逐渐变得顽强。 

但是，这孤注一掷的拼搏与追求也终于失败。在第四幕里，陈白露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

候，已是泪流满面，一声声自语：“要回老家去。”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哀痛中，这种绝望与

哀痛的情绪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我毁灭。 

那么是什么让陈白露从希望转向绝望，又最终走向毁灭呢？ 

我们首先应从救小东西说起，救小东西，绝不仅仅是这位生活闲适的交际花偶一无聊的

所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陈白露内心希望的自我尝试，小东西是否获救，对陈白露

来说来至关重要，然而希望不断升腾的结果，却造成了实然转折：小东西被劫并受尽折磨直

至含悲自尽。那么既然救小东西是她内心深处希望的自我尝试，小东西与她仅仅五十步一百

步之间。难道她能逃出金八们统治的社会，尽管具体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她却因此看到了社

会的凶残，像自己这样势单力薄的女子又如此逃脱这种社会的束缚，走向新生。这是陈白露

自我尝试的一次惨败，更是她对这个社会深深的失望。然而，给予陈白露以最终绝望的却是

她对自身的失望。方达生未来之前，支持她活下去的是心中的期待，方达生的到来唤醒了她

内心的希望。但是问题不在于方达生对她的爱情的真假，而在于陈白露是否能通过这种爱情

走向幸福？答案是否定的。她在这样的社会沉沦得太久太久，金钱社会腐朽寄生的恶臭已深

深地渗进了她的肌体。这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旦失足，就会在人生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她

是一只只能安于金丝笼中的鸟，豪华、寄生的生活早已使她丧生了生活的能力，她也只能无

奈的承认：“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跟方达生走，只是重复过去与诗人的悲剧而已，

这悲剧，只要尝一次就够了。无论如何，她始终无法摆脱社会的阴影。她心中虽有希望，却

不得不在残酷的生活桎梏下挨日子；她厌恶黑暗，却只能为黑暗所笼罩；她渴望光明，知道

太阳一定会升起来的，但明白自己注定是看不到的。希望与失望的矛盾交锋，使她看清了自

己的命运。环视茫茫尘世，竟没有她陈白露的一丝活路，她能做得唯有自杀。 

考察陈白露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联想到在封建大家庭中不断追求与

挣扎的繁漪与愫方。陈白露虽然勇敢的冲出了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爱情，但实质上她的

悲剧命运并没有因为她的迈出家庭走向社会而有的改变。从她奋力挣扎与追求的历程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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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时时刻刻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家”的压抑感与噩梦感，从她心灵失望与希望的交锋

中我们无时不感到了“家”所笼罩在这个人物身上的阴影。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陈白露迈向社会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爱情。如此热切与孤注一掷，

实质上是一种对理想的“家”的追求。然而，社会作为一个更大的“家”的牢笼，时时刻刻

的弥漫着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腐臭，不断的冲击她心中对理想“家”的追求，并最终逼使她

不得不陷入这个社会的“家”中，被生生的扼住了自由的呼吸。她的悲剧正在于想要逃出这

个漆黑腐朽的“家”的阴影，而又无力挣扎的痛苦。作者曹禺塑造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要揭

露、控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封建家庭的相同本质：腐朽、黑暗，令人窒息。“家”是一

个狭小的笼，而“家”以外的社会与“家”并无两样，“家”的阴影已经弥漫了整个宇宙。 

所以，本质上来看，陈白露的悲剧与蘩漪的悲剧并无多大区别，但却更让人不忍。从这

一点上看，曹禺虽然从表面上扩大了创作题材的范围，但实际上并没有离开对“家”这一题

材的揭露与批判。 

四 

从蘩漪、愫方、陈白露三个女姓形象的内外结构所展开的人生悲剧图景中，我们有必要

指出曹禺创作的一种特别的倾向——用“家”这一意象来束缚人物的心灵，从而让那些善良

而富于人性的人走上不归路。“家”作为曹禺剧作中所表现的梦魇感的渊源所在，尽管具体

形式上有所变化，但这种梦魇感与“家”如影相随的特征却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对于前

期的曹禺来说，“家”是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一个外在的心狱？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我们

看到的总是令人窒息的梦魇感，他预约的太阳却总是迟迟不肯升起……。笔者认为这正是曹

禺剧作的独特个性与价值所在，是他鲜明而突出的“自己的声音”。这一“声音”的来源并

不是偶然，它是作者早期生活的独特体验所在，是其心灵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感受与审美

评价的来源。 

曹禺出生在一个旧中国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万德尊，是这个封建家庭的专制统治者。

他的生母是其父亲的续弦，但在生下曹禺三天后即患产褥热去世，后来抚养他长大的是父亲

的第三任夫人，尽管这位继母对他视同己出，十分疼爱，但是自从他在五六岁时知道生母去

世的真相后，便给他的心灵上造成了一层终身无法抹去的创伤。年幼的曹禺身上时常感受到

一种苦闷与压抑。曹禺自己也曾说过：“我从小失去了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8]田本相在《曹禺传》中写道：“直到他自己成为七十老人，一提到生母仍然是无限怀念和伤

痛。生母的死，是造成他童年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
 [9]
如果说母爱是一个正常的家必不可

少的构成因素，那么失去生母之爱的曹禺，对“家”无疑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这种感受直

接造成了曹禺心中一种始终无法找寻的归依之感。 

曹禺对父亲的态度是复杂的。他的父亲对他十分疼爱，但是这种疼爱并无法抹失去生母

的苦闷与孤独。况且这位父亲又十分专横严厉，喜爱在饭桌上训人，使这个家庭时常笼罩着

一种压抑、沉闷、令人窒息的气氛。曹禺多次在回忆中提到家庭气氛的沉闷“沉静的像个坟

墓，十分可怕”。家庭的压抑给曹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久远的，那个坟墓一样死气沉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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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禺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从而使曹禺向往家以外自由的天地，对外面

的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憧憬。 

父母是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构成因素，对生母的思念、失望与对父亲的又爱又怕，直接导

致了曹禺对“家”明显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态度。《雷雨》中的蘩漪即使感到这家里有难以忍

受的郁闷，甘愿变成火山，将自己连这樊牢一起烧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老房子很怪，我

很喜欢它，我总觉得这房子有点灵气，它拉着我，不让我走”，则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写

照。他毕竟在这样一个家中长大成人，不能不接受这个家所给予的他的一切。这个因《雷雨》

开始的矛盾贯穿始终，家的种种特征对于他的人格心理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新的思潮虽然较大的冲击了他的思想。但是在他的骨子里，仍然有着传

统文化熏陶的深深烙印。这种新旧思想无法调合的矛盾也突出的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在《北

京人》中，他既深刻揭露了封建家庭对正常人性的压抑，对青年的摧残，但却让愫方采取隐

忍的方式进行反抗。对这个家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眷恋与深情。家作为一个封建的桎梏，曹

禺对它的态度无疑是批判的、否定的，但在打破家的同时，也将与家相关的一切毁灭，这又

是他难以接受的。因为对曹禺来说，家不仅仅是一个象征着封建道伦理秩序的抽象所在，更

是有着由血缘、亲情、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实实在在的人。这个家毁灭了，被禁锢在这个

家中的人何其无辜，他们早已法走出这个家，但又何去何从。愫方最后的出走也许并不是作

者的初衷，只能说是他为了适应新的思潮所做的一个必然的安排。 

当然，曹禺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家这一狭小和范围之内，他自然而然的把视角转入社会，

但是在对社会的观察与体悟中，曹禺发现，在社会中无数的美好人性依然被残酷的扼杀，现

实的社会同样令人窒息。这样，冲出家庭的曹禺自然地感受到了失望与怨愤。然而，在对这

个社会深深失望的同时，也隐藏着曹禺对自身的深深的失望。满怀希望的逃离了家庭，却依

然被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这种希望与失望相互交织的心理，恰恰是陈白露的心理。对于这

一心理，曹禺在《日出》中介绍陈白露时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

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

小说电影里夸张地来叙述的），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10] 这是作者说给读者听

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毋庸置疑，曹禺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来源于对社会、对自我清醒的认识。《日出·跋》道

出了他的这种痛苦：“我羡慕那些有一双透明的慧眼的人，静静地深思体会这包罗万象的人

生，参悟出来个中的道理；我也爱那朴野的耕田大汉，睁着一对孩子似的无邪的眼，健旺得

如一条母牛，不深虑地过着纯朴真挚的日子。两种可羡的人我都学不成，而自己不甘于模棱

地活下去，于是便如痴如醉地陷在煎灼的火炕里……[11]  

不由自主的被关进“家”的牢笼，憎恶着这种半死不活的生活方式却又不能选择别的生

活方式，愈是挣扎，却发现陷得越深，下定决心去追求光明，却得知早已注定属于黑暗，这

是“家”的梦魇，也是曹禺的悲哀。他既不能如愚者浑然不觉，又不能如智者没洞幽烛微，

于是只好在苦闷中煎熬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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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曹禺早期生活的经验及对自我、人生的清醒认识使他自然而然

的把视角放到对“家”的揭露与批判上，自我内心无法调合的矛盾是他深刻的揭示这种噩梦

感的原因所在。曹禺是真诚的，“我并没有显要的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改变什么”，他只

是真诚地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情感记忆合盘托出。这种真诚足以洞穿复杂的现实表象并激活

其过去蕴含丰富的情感经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凝聚着作者个人情感的艺术世界。他写进

了自己的反抗与软弱，希望与失望，缘情而发，以情动人。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成为一种独

特的“曹禺式”的人物，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当然，对于曹禺早期创作中难以避免的采用“家”这一意象来揭露生活的丑恶，表现内

心的矛盾，我们单从作者早期生活的经验及对人生的独特体悟上，求得完全的解释，还是不

够的。对曹禺笔下三位女性形象的分析、阐述也多是一些经验性的论证，但无论如何，这些

分析阐述是建立在笔者努力的对文本所进行的忠诚体悟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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